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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让 广 文 官 独 冷
毛绮

今年是虎年。党 中央三令五 申 ，
以最 大 的决心要端正党风和改变社会
风气，并 已开始抓出 几个城狐社鼠 ，
拿出 来正法示众。真是虎虎有生气 ，
叫群众无不 为之称快。

不正 之风 ，形形色色。窃以 为其
中危害 最大 的莫过于在选拔和任用 干
部上 的不正 之风。近一两 年来 ，在党
中央 的 号 召 和敦促下 ，绝大多 数部 门
和单 位都对领导班子进行 了适 当 的调
整，使 一批年轻 的、有干劲 的 、有威
信的 中 青年干部 走上 了领 导 岗 位 ，这
是令 人欣慰 的可喜现 象 。但是我们也
不能不 看到 在极 少 数部 门 和 单 位 ，调
整领 导班子 的工作 并 不 那 么 尽 如人
意。他们 或表面 上进行 民意测验 ，在
关键 时 候 却仍是一人拍扳 ；或一叶障
目，把一些真正有真才实学 的同 志作
为“有 争议 的干部”，而搁置起来。
等而 下之者 ，还有 完全 以 己之偏见 ，
只用 拜 自 已码头的投机分子 ，却让正
直的有识之士 “靠边站”等 等。结果
使一些平庸 之辈 和投机钻营之徒 ，得
以青云直上；相反 ，倒叫 一些德才兼
备的同志 遭到 了 冷落。给党 的 工作 和
威信造成 了严重的损害 。

前不 久 ，看到 人 民 日 报 上有 一篇
文章淡到 一个例子：某单位调整领 导
班子 ，一位有才能 的 中 年知识分子 落
榜了。理 由 是：“他调到 单位 的 时间
还不够长”。真是奇哉怪哉 ，楸树上

长出 个蒜 苔。亏 得 这
“理 由 ”他们能冠冕堂

皇地说 出 口 。每读 到 这
类文章 或报道 ，就禁不
住叫我记起杜甫 的名 诗

《 醉 时歌 》来：“诸 公 衮 衮 登台
省，广文先生官独冷。”广文是郑
虔作 了广文 馆博士后 的 雅号。他能
诗、善书 画 ，连唐 玄 宗都 赞 誉他

“郑虔三绝”。但就是这 样一个多
才多 艺 的人才 ，却并没有得到 重用 ，
最后仅得到 一个安慰赛奖 ，即弄到
一个 “广文馆博士”的 纸冠。面对
郑虔 的这种遭遇 ，杜甫 当 然愤愤不
平，无限感 慨地吟 咏道：“先生有道
出羲皇 ，先生有才过屈 宋 ，德尊一
代常坎坷 ，名 垂万古知何用？”诗
人在这里 既是 为 自 己 的 朋 友 鸣 不
平，同 时也是在抒发 自 己 内 心 的悲
愤。因 为杜甫和郑虔 的遭遇完全 是
一个样子 ，借用李商 隐 一 句 诗 来
说，就是 ：

“虚 负 凌云
万丈才 ，一
生襟抱未曾
开！”

广文先
生的遭遇不
足为奇 ，因
为他 “生不
逢时”，无法
展才施能 。
但一个生活
在今 天 的
“ 广文式”的
干部 ，如果
得不到 重用

和提拔，就不 能说是一种 正常 的现
象了。在当 前方兴未艾，如火如荼
的改革 中 ，党 中央不是一再强 调要
尊重知识 ，尊重人才吗 ？如果说有
些以权谋私的 官僚主义者 ，以 前还
未曾 深刻领会这一指示精神 ，办了
些糊 涂事的话 ，那么 ，现在该是清
醒的 时 侯 了。君不见 ，一月 二十八

日中央发 出 的 《关于严格按照 党 的
原则选拔任用干 部 的通 知 》吗？白
纸黑字 ，语重心长。还是找来认真
仔细重学一遍吧 。千万别 因一 己之
偏私 ，再犯压制和排挤 人 才 的 错
误，借 用郑虔 的故事 ，那就是 ：莫
叫广文 官独冷 ！我要 看看是哪些人总 在这里吵 吵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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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十二月 二
十日 ，渭南市劳动
人事局 局 长 高 耀
恒，为儿 子结婚 ，
利用 职权 ，兴师动
众，大摆筵席 ，索
取彩 礼。现 已 查
明，其 时动用 汽 车
九辆 ，请 客九十余
桌，收 受各种礼品
价值三千多 元 。请
地、市 专 业剧 团演
员和农 民 自 乐 班三
十五人 为之弹 唱 ，
连续两 晚放映五部
电影片助 兴 。我 虽
未目 睹 这一 “盛 典 ”

。 不过 稍微用 点 “形象思维”，
那宏大的 气派 ，那 “皆 大欢喜 ”
的场面 ，甚至连那熙熙攘 攘各色
人等 的 模样 和 嘴 睑 ，都不难想见 。

与其说 这是场大
操大办的婚礼，到不
如把它 看成是一场公
开而蹩脚的权与物 、
物与情 的肮脏交易 。
因为我 绝不相信 ，高
耀恒 及其儿 子在 当 地
就真那么 吃香 ，那么
得人心 ，受人爱 ，为
人仰 。坐在九十余桌
宴席上的人们 ，以及
那些吹吹唱 唱 ，跑跑
颠颠，忙 忙 碌 碌的
人，对东道主未必就那么真心
实意的拥 戴。我疑心他们 之 中
有相 当 一部分 人是 冲 着高耀恒
手中 的 人事大权去的 ，有 的 可
能是随大流 ，人 家 去 了 咱不
去，面 子上过 不去 ，一旦局长
大人有 感觉 ，今后 若求到他 门
下可就麻烦 了 。有 的 人可能是
想搞人情 “储备”，今 日 掏腰
包买个 情 ，来 日 少 碰 “鬼打
墙”。所 以 吃筵席凑热 闹 的 人
们，心 中 的算盘各 自 恐怕 早已
拨拉过 了 。

有位权势者 的老子死 了 ，
也大大地洋活 了一阵 。其吹吹
打打 、兴师动众不亚于高耀恒
为儿 子操办婚礼。所收礼品 之
多，也不在高耀恒 之下 。一位老
者见此 叹曰 “误会啊误会 ！老 子
儿子 ，儿子老 子，打个颠 倒 看

看，要是 还能 这么热 闹 ，那才算
是有德行呢！”说破淡如水 ，吊
老子是给儿 子看的 ，倘若权势的
儿子死 了 ，凑热 闹 的人还能那 么
多么 ？

几十年来 “割尾 巴”，割来
割去 ，把不该 割的 几乎全割 了 ，
应该割 的却 没有割 ，至少没有 割
彻底。比如封建 主 义思 想 的残
余，我们对它 就有所忽 视 。致使
一些人的头上至今仍拖 着一条带
有封建宗法 印 记 的辫 子。他们利
用亲友 、故旧 、地域等关系 ，投
桃报李，互讨方便 ，什么法 纪原
则、党性人格 ，统统抛到九霄 云
外去 了。现在是 到 了彻底割这 条

“尾 巴 ”的 时候 了 。不然 纠正不
正之风就只能头痛 医头 ，脚痛医
脚，停 留在表面 上 。

拔牙 潘顺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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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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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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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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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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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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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
院

起
火，

顾
荣
们
的
小
国
之
君
的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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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就
庶

几
乎
不
稳
了
吧
！

不
仅
仅
是
玩
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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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
遥

今日 唐 僧

冯日 乾

孙悟 空能不能？能 ，善使金箍
棒，会驾斤斗云 ，能 以呼风唤雨 ，

搅海翻江 ，七十二般变 化 ，且有一
双火眼金睛 。但是我说 ，如果没有
人（神 ）的支持和宽容，他将一事
无成 。金无足赤 ，人无万能 ，观音
院里 ，要于大火中保唐僧无恙 ，他
得向广 目 天王去借避火罩；黄风岭
上，靠了灵吉菩萨的定风丹和飞龙
宝杖 ，才使黄风怪显了原型。特别
是他那师 傅 ，身无一技，却把个紧
箍咒记得烂熟 ，那咒语 念将起来 ，
悟空便 “痛得竖 蜻蜒 ，翻斤斗 ，耳
红面赤 ，眼 胀身 麻”。三打白 骨精
之后 ，悟空无奈 ，就只得噙泪 返 回
花果山 。

当今，“唐僧 ”式 的 领 导 还
有，因而有些地方 “悟空”们就仍
在受罪。报载：江西流量器厂厂长
张瑞权等人受命于危难之中 ，兴利

除弊 ，奋力改革 ，不到 两 年 把 个奄
奄一息 的 工厂搞 得 红 红 火火 ，产值
创历史最高水平。算得上能人 了 吧 ？
然而，去年 他们 却突 然集体辞职 了 。
原来 ，厂子一富 ，八方伸手。公 司王
经理要茶 几，徐副书记要钢材；甲 写
条子要照 顾某某人 ，乙把外甥 女塞进
厂……你要 “自 卫”、不开绿灯吗 ？
上级领导是很 会念 “紧箍咒”的：需
要的机械 、机油不 供 了 ，与 公司财务
往来有出无进 了——立即逼还承包前
的积年老账，连夜拆你 钢筋棚……困
厄重重 ，能人——无能 了 。

唐僧是有眼不识人妖 ，才 乱念咒
语的；救助过 孙悟空的神灵们也没有
谁把 自 己的外甥女塞进 “取经代表 团 ”
（ 假若取经不是上 雷 音 寺 ，而 是去
杭州灵隐寺 ），或者要悟空 为他捎 回
一台 “领导世界新潮流”的彩 电 （假
若是东去 日 本 ）。可见 ，现代“唐僧”
更可 怕 ，浊骨 凡胎 的张瑞权们的命
运比半人半神的孙大圣更 苦。

对于当 今之 “唐僧”，也可 以教
育使其悔悟 ，但最好的办法莫若收 了
他们的 “紧箍咒”。

炼字 拾 遗
杨乾坤

作文之道 ，历 来注重炼字。炼字 出 ，文章则
含英咀华 ，神 采飞动。如宋 子京 “红杏枝 头春意
闹”之句，后人评日：“著一 ‘闹 ’字而境 界全
出”，便可略见一斑。而 今汇集名 句警语之类的
书博大 泓深 ，内容繁富，精华荟萃之中 ，炼字炼
句，自 是难以胜计，然翻检数部 ，似仍未见那妇
孺皆知的名 句——“朝里有 人好做官”，惜甚 。

此句不知起 自 何时 ，亦不知厉 经 了 几 世几
劫，然而 于今不 朽，足 见其地久天长。于是令人
大奇：何人妙手，竟炼出 此 句 中 的 “好”字来！

“朝里有人”，便 “好”做官，可见 “人”之重
要：做官容易 么 ！容易 ！但无有 “好”字提纲 挈
领，岂能顿显精神？“姊妹弟兄皆 列士 ，可怜光
彩生门户”，虽 因有 杨妃在，然待 “好”字之真
髓溶入句中 ，方平空添了万千气象，却是事实。

故尔它 被 人们 道 出 ，便立显个 中 情形；故尔
它至今有 时仍被 人们道出 ，而且不 是怀古，便更
显了 现实性。即 以 选拔干部 而 论 罢 ，本 来 ，有

“ 四化”标准在 ，规矩 已成 ，可在某些地方，“朝
里人”偏偏 较 “四化”规矩厉 害多 了 ：其地位 ，
往往决定 其咳唾成珠；其威胁，往往决定其骄 横
睥睨而一锤定音。所 以每每在关键时刻，“朝里
人”只 消一句话，甚至 一个眼色 ，一个暗 示 ，庸
碌之辈便可能官运通泰 ，谄 谀之徒也可能威赫赫
而爵禄高登的。相形之下，“朝 里 无 人”的 贤
者，也很可能 “运去精金逊顽 铁”。易 者 何 其
易，难者何其难，“悠悠苍 天，此何人哉！”

“朝里有 人好做官”——准 确、生 动、形
象，简直是经过 锤炼了 的语言的 精华。虽 说它很
可能 出 自 无名 氏 之手，不过立之于警 语 名 句 之
林，却 了无愧色。因感其佳妙，故不揣 冒昧而荐
诸报端 ，以备有 心者录之。

（ 本版漫 画 选 自 《文 汇 》月 刊 ）


